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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草原

1990年7月，《五月》文学杂志社
在内蒙古赤峰草原搞采风活动，这是
我第一次去内蒙古。原《红透山矿报》
主编祁亚轩兄那时已调到赤峰大井银
铜矿工作，是此次活动的召集者。

从赤峰下火车后，再乘坐长途客
车，经翁牛特旗、巴林右旗，向左行驶
直奔林西县。

大井银铜矿，地处内蒙古自治区
赤峰市林西县官地镇中兴村。据国家
文物局资料，早在2900多年前，先民
们就生产、生活在这里，并创造了辉煌
灿烂的中国古代商周青铜器文化，现
仍有大井古铜矿遗址存在，为研究中
国北方古代铜矿开采、选矿、冶炼、铸
造技术及发展水平提供了实证。

老祁和他的部下小马（蒙古族）
开车在县城接我们。

车快到大井矿的时候，路上有人
边走边晃，踽踽独行。老祁说，那是

当地牧民
或矿上的
人，喝多了
酒，往家走
呢！这里
交通不便，
每天的客
车只有上
下午两班，
当地人出
去办事、走
亲戚，找朋
友喝酒，除
了骑马骑
自行车，基
本就没有
别的交通

工具。而喝多了酒，又骑不了车、马，
只好步行，有时醉倒路旁，就睡一宿。

矿上几日，老祁带我们参观了坑
口、选矿厂等生产单位，诚如老祁所
言，这里的自然环境实在恶劣，矿区
周围除了灰土就是黄沙，哪里有什么
风吹草低见牛羊。

也许，这就是矿山的的特点吧。
想来也并不奇怪。

过了两天，老祁和小马带我们去
草原。临行前，买了很多蔬菜、猪肉、
啤酒、罐头放在车上。小马说，草原
上牧民家除了牛羊肉，就没有什么吃
食了，怕我们不习惯。我们的目的地
在锡林郭勒，即使在内蒙古，那也是
一个遥远的地方。这里与大井矿比，
简直就是另一个世界，说是天堂也不
为过。蓝天，白云，一望无际的绿草
以及各种颜色的花儿（包括著名的狼
毒花，后来在读权延赤的同名小说时
倍感亲切），奔跑的马，成群的牛羊，
高远的天空中孤独翱翔的雄鹰——
刚开始的时候，那鹰彷佛一动不动地
挂在那里，谁知，一道暗影闪过，它便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扎入大地，令人
目瞪口呆。

我们也知道了草原上的蘑菇是
成堆的，如果仔细观察，草地上那些
呈墨绿色的一圈一圈的地方，就一定
有蘑菇。当地人叫蘑菇圈。

我们吃了一天的羊肉、牛肉，还
有奶茶、奶豆腐，喝没完没了的青稞
酒，听蒙古族朋友唱歌，弹马头琴，也

骑了一会儿马。临回时，牧民大妈给
我们带了许多奶豆腐干，说是无论放
多久都可以煮着吃。

2021年3月，老祁在红透山矿尾
矿坝山上的树林里自缢，据说他得了
癌症，不想浪费再多的钱。

十元钱

1992 年 4 月，我和爱人结婚后，
剩了点儿钱，决定出去转转，走个远
线。我们从大连乘船去烟台，游蓬
莱，再到青岛栈桥、八大关、崂山等
地，之后是泰山，我们计划看完曲阜
三孔再回来。

穷游啊！那时。
我们选择夜车夜船，住小旅馆，

甚至新婚夫妇分开住，混到其他游客
的散人间。吃饭更是寒酸——我对
爱人说：咱主要是看风景，那些什么
海鲜美食的哪儿没有呢？咱以后有
机会吃，名胜古迹可是搬不动的呀，
它就在这里。

那时好像还不知道旅游六要素
包括吃。

在烟台一个客栈，我们在食堂点
了两盘小菜、两碗面条、一瓶啤酒，结
账时，不过二十元，我递给服务员一
张五十元的票子，她找完钱后，我没
看就揣进了兜里，出门时感觉似乎有
些不对——她可能多找了我十元
钱。踅进厕所查看，果然。怎么办？
十元钱虽然也不算个大数目，但有这
十元钱，足可以买两双白色的纯棉旅
游袜，蓬莱阁下那位操着浓重山东口
音的大汉叫卖的假项链，爱人垂涎半
天，摸摸兜。没买。十元钱再加十元
钱，我们就可以住一个房间了……是
的，我想了，想到这里就定格了，就坦
然了，也就拿准主意了。迈着方步踱

出厕所，再有条不紊地到院子里的水
池边刷牙，洗脸，洗脚，镇静地吹着口
哨，可心下却虚慌。想起服务员挺
美，挺温柔，挺……服务员来了，真的
来了，并径直走到了我的面前，立
定。她脸儿红红地低声问：刚才吃饭
结帐时我是不是多找了你十元钱？
没有，绝对没有，你看我兜里你找的
钱正好，我没动。默想多次的话语和
动作终于演了出来，而我的脸儿也是
红红的。姑娘说那可能是她记错了，
对不起。眼睛就有些湿润，但还是默
默地离去了。我的心一阵颤栗，脑也
涨热，急急地用凉水冲了，便逃进屋
里，呆呆地躺在床上，不禁自问：小
子，你就值十元钱么？问来问去，也
就睡了，但梦中却依稀见到服务员揉
着红肿的泪眼一遍一遍地向老板娘
检讨着自己的过错，不慎弄丢了十元
钱，从工资中扣除。

离开那家旅社很久，我才忍不住
把这个意外之财告诉爱人，他说：你
咋那么损呢？

后来，在青岛栈桥，爱人的一个
新买的遮阳帽被海风吹跑了，一直飘
向大海上空。

那顶帽子正好也是十元钱。
再后来，我们乘坐夜车去泰安，

凌晨1点多钟到泰安火车站，在出站
口打了个蹦蹦车到泰山景区门口，然
后在黑咕隆咚的夜色中开始爬山
——我们要看泰山日出。最终日出
是看到了，但也的确累得够呛。回来
在泰安火车站（好像刚装修完毕，售
票室一片光滑白亮的大理石地面），
爱人一屁股坐在地上，说，接下来的
景点你一个人玩吧，爱去哪去哪，给
我买一张到沈阳的车票就行，我可不
和你混了！

在路上
程 远

乌拉盖小镇上的人们，将打草机
随意丢弃在空旷的草场，不到九点，
便鼾声如雷。

在这个只有两万人的小镇上，谁
会偷一只袜子呢？我和额博先生一
边扒开针叶细密的雪松，侦探一样上
上下下搜寻着，一边探讨着这桩奇特
的案件。

会不会宾馆的服务生捡拾了
去？我推测道。

不可能，服务生捡一只袜子做什
么？

那么是风偷走了它吧？
也不会，今天风力很小，风带不

走它，而且我特意晾晒在背风的枝干
上。额博先生为风辩解说。

我打开手机的手电筒，光线陡然
增亮，这微弱的光亮，让我们心中的
希望也加大了一分。我们将搜寻的
目标，从雪松扩大到十几米外的草地
上。露水打湿了我的鞋子，一丝寒意
侵入袜子，刺透肌肤，让我忍不住打
了一个寒战。我看了一眼额博先生
赤裸的脚踝，知道此刻他寻找的不只
是一只袜子，而是能包裹整个乌拉盖
草原的暖。

额博老先生明年就要七十岁了，
此刻，挂在六十岁末梢摇摇欲坠的
他，让我很想走遍乌拉盖草原，找一
间尚未熄灭灯盏的小小的店铺，为他
买一双温暖的袜子。尽管，做了一辈
子摄影师的他，至今还背负着二十斤
重的摄影器材，单枪匹马，所向披靡
地驰骋在内蒙古大地上，沉迷于瞬息
万变的自然之美。

要不，等明天早晨我们再来看
看，说不定风把玩了一夜，又把袜子

给您吹回来了呢。我安慰他说。
哈哈，算啦算啦，走，我们散步

去！额博先生豪迈地一挥手。
起床后，见厚重的云朵堆满了天

空。秋风冷飕飕地在大地上逡巡着，
寻找一切可以让它裹挟的生机。额
博先生裸露的脚踝，在秋风里泛着青
白的光，一条紫色的静脉血管，化作
沉郁的河流蜿蜒而上，承载了他一生
爱恨、奔腾不息的血液，此时缓慢下
来，仿佛要将生命最后的时光，更深
沉地度过。

在我陪他将小花园再次地毯式
搜寻一番后，额博先生直起腰身，以
百分百把握的语气判断道，不用找
了，肯定是鸟雀给叼走了。

鸟雀叼走你的袜子做什么？我
惊讶问他。

秋天来了，鸟雀需要用它搭建巢
穴，让它们的家园变得更温暖一些。

额博先生不容置疑的语气，让我
相信，常年千里走单骑，与飞禽走兽
相伴，为拍摄月夜下的蒙古马差点葬
身狼群的他，对于自然万物的理解，
远远超过书房里的博物学家。

能借你的一只袜子抵御整个寒
冬，这真是一只幸福的鸟雀。我真诚
地赞叹道。

嗯，那就把我的另外一只袜子，
也留在这里，让那只鸟雀的温暖和幸
福，再多一度吧。额博先生将剩下的

那只袜子，郑重地悬挂在雪松向阳的
枝干上，自言自语地说道。

残酷的岁月击倒了母亲，夺走了
父亲，却让额博先生内心的善良，依
然光芒闪烁，这汩汩流淌的炽热的生
命，让我忽生敬意。

但秋天的风并不体恤额博先生
对鸟雀的热爱，照例无情地一次次掀
起他的裤脚，似乎要将乌拉盖草原上
所有的寒冷，都灌入他的身体。

您冷不冷？我一路担着心，几次
问额博先生。

想到我的袜子能给鸟雀一个冬
天的暖，我心里正轰隆隆燃烧着一个
小火炉呢。额博先生哈哈大笑道。

厚厚的云层紧贴着大地，似乎要
坠落下来。阴天总是让人心情黯淡，
尽管对于摄影师额博先生，阴天的色
彩层次更为分明，但我依然希望在我
们抵达目的地之前，太阳能够刺破云

层，照耀大地。哪怕只有一缕光线，
也能给予秋天奔波的飞鸟与昆虫，一
丝动人的暖。

于是我问学识渊博的额博先生，
您根据云层预测一下，我们今天能不
能看到太阳？

额博先生凝神看了一会天空，厚
厚的乌云后面仿佛有一束光，就在云
层的边缘，细小微弱的光线照亮了灰
白的天空，仿佛一双巨大的手掌，正
奋力推开气势恢弘的天地之门。

正午十二点，太阳将穿破云层东
边的罅隙，洒落大地。额博先生非常
肯定地说。

注视着辽阔的天边，我的心里溢
出一股暖流，仿佛冷风侵袭带来的冬
天的暗示，并不让人悲愁。而在正午
十二点抵达之前，我只需耐心地等
待。就像一只为迎接风雪筑巢的鸟
雀，耐心等待额博先生送来的袜子。

天 边
安 宁

归途 孙祥秋 摄


